
尼采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中学第一次听到尼采的名字，他被斥为提倡“超人”、“权力意志”的

狂人，还自称为太阳，简直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似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大学里找到一些中文介绍，

读到尼采的反基督教（“上帝死了！”）和排犹 anti-Semitism 色彩(如被希特勒捧为“导师”)，

也记得一个细节说尼采很自豪与普鲁士国王同生日，还取了与国王相同的名字。这使我颇瞧不起尼

采，二十几年来没有兴致读他的原文（日语或英语译文）。同时，我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的《战

争论》，由其夫人“威廉王后陛下女侍卫长”加上的“初版序”，也摆不脱德意志“官本位制”的

奴性。   

两三年前，我读了爱玛·古尔德曼的传记Living My Life，很意外地知道她（一个女犹太安那

祺主义战士）非常喜欢尼采，这使我决定要读一读尼采。后来，我又读到墨西哥安那祺主义者Mag

等在 1910 年墨西哥革命前的宣传中从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找到对腐败的墨西哥天主教进攻的同盟

on

1
。另一方面，我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很不情愿把斯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粗糙

的《自我及其所有》单独作为一册列入其中，更想把丰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反教会思想一同收

入《德意志安那祺主义》一册，这似乎也绕不开尼采。我这里依据尼采的《论道德的发源》（中文

多译为《道德谱系学》）和他最后的精神回顾《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或译为《瞧！这个人》）

的英译版
2
。 

1887 年出版的《论道德的发源》由三篇文章构成，是尼采精神崩溃的 1888 年前的最后一本著

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尼采作为经典语义学 classical philology（退职）教授，功底深厚，鄙视

英国的功利主义学派不顾历史背景的伦理说教，专注于基督教道德概念的发生以及演变，力论神圣

的基督教道德观的起源是卑鄙的世俗的权力意志较量的结果，而基督教道德观所提倡的禁欲主义也

只不过是低级可笑又没有根据的迷信，腐败人类。 

《我何以成为现在之我》有一个序及 15 章，其中第 4 章到第 13 章是他对其同名书籍的回顾。

从它的一些标题如“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写出这么好的

书”、“为什么我是天命”中，可以看出他近乎疯狂的自大。不过，真正能对人类思想提供贡献的

天才，可以得到宽容的特权。我从中找到尼采关于他的出生的说明：“我自己出生于 10 月 15 日、

上记国王的生日，所以也适当地被取了个赫亨佐伦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选择那一天至少有一

                                                 
1 Dreams of Freedom: A Ricardo Flores Magon Reader, ed. Chaz Bufe & Mitchell Cowen Verter, AK Press, 
2005. p.60. 
2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Translated &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 Edition, Novemb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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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处：我孩童时的生日总是节日。
3
”至少，要挑战上帝的尼采还不至于堕落到普通一个国王的水

准。 

当他这样评价自己：“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 欧洲第一个完美的虚无主义者”、“最后

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时，我们看到他与反抗权力、权威的安那祺主义的自然连接 。我注意到尼采

在《论道德的发源》的三章中各用过一次安那祺主义，用法很不准确，大致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

当。例如，在提到妇女的解放时，他说，“解放了的妇女是永久女性化世界里的安那祺主义者，她

们的最基本本能是复仇。
4
”我本来就没有期待从尼采那里学到政治理论，所以也不在意他对安那祺

主义的无意/无知。 

尼采与现代社会关联的重要性，当然是他对基督教的尖刻嘲笑、愤懑和不共戴天的攻击。这可

以随意从他的原文内容和语气中感受到：“罪恶的起源困扰着我，…至于问题的解决…我把此殊荣

赋予上帝，公平地使他成为罪恶之父。
5
”“上帝自己做完一天的工后，变为一条蛇躺倒在智慧之树

下，这样他复原为上帝…魔鬼只不过是上帝那第 7 天的消遣。
6
”对于基督教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么

直接亵渎上帝更深重的罪恶了，这也是许多严肃的思想家排斥、无视尼采的一个因素。 

进一步，“基督徒至今成为唯一的道德者—这本身是无比的好奇—，作为唯一的道德者，基督

徒比人类最鄙视的人在梦里想象的更荒谬、虚假、自负、轻薄、无能。基督教道德作为最恶毒的谎

言意志的形式、人类的真正的（把人变为动物的）色斯，使人类堕落。
7
”“我不喜欢《新约》，…

这些卑下的行省人，他们甚至妄想‘永生的皇冠’。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干什么？…他们的野心

可笑之极：这样一些贱民反胃回吐他们的最微不足道的私怨、愚昧、忧伤和烦琐，好像人类的心灵

就是为了他们而存在似的。
8
”这样的好战格调充满了整个尼采的笔端，而他还能真名实姓出版，还

                                                 
3 “I myself, born on the birthday of the above named king, on the fifteenth of October, received, as fitting, the 
Hohenzollern name Friedrich Wilhelm. There was at least one advantage to the choice of this day: my 
birthday was a holiday throughout my childhood.” Ecce Homo, p.226. 
4 “[T]he emancipated are anarchists in the world of the ‘eternally feminine,’ the underprivileged whose most 
fundamental instinct is revenge.” Ecce Homo, “Why I write such good books,”p.267. 
5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evil pursued me… a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 gave the honor to God, 
as was only fair, and made him the father of evil.”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pp.16-17. 
6 “[I]t was God himself who at the end of his day’s work lay down as a serpent under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us he recuperated from being God….The devil is merely the leisure of God on that seventh day.” Ecce 
Home, “Beyond Good and Evil,” p.311. 
7 “The Christian has so far been the ‘moral being’—a matchless curiosity—and as the ‘moral being’ he was 
more absurd, mendacious, vain, frivolous, and more disadvantageous for himself than even the greatest 
despiser of humanity could image in his dreams. Christianity morality—the most malignant form of the will to 
lie, the real Circe of humanity—that which corrupted humanity.” Ecce Homo, “Why I am a Destiny,”p.332. 
8 “I do not like the ‘New Testament,’ …they even want ‘the crown of eternal life,’ these little provincial people; 
but for what? to what purpose? …Their ambition is laughable: people of that sort regurgitating their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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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cn/%E6%AD%90%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99%9B%E7%84%A1%E4%B8%BB%E7%BE%A9


能继续领取大学“退职”津贴，可以想象德意志能够辈出世界思想家的自由条件，令今天的中国文

人羡慕不已。尼采解释道：“我有权向基督教发起进攻，因为我从来没有从那里经历不幸和挫

折。”
9
 

作为被犹太/基督教奴隶道德颠覆了的高贵罗马文化的继承人，作为高雅、激扬的德意志散文

“顶峰”（同时代的另一用德文写作的高手是犹太人海涅），很遗憾尼采没有利用他的语义学知识

在理性的指导下对《新约》进行近代科学的（可推敲验证的）研究。尼采在《反基督》书中更全面

展开对基督教的攻击，特别指出保罗因为自己内心的怨恨（借用法语ressentiment一词），成为耶

稣思想的最大歪曲者。其实，包括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的见解更为中庸：正是有罗马公民权的

犹太法学家保罗目睹耶稣的门徒们无能、无力、缺乏信仰，才从基督教的迫害狂，借助他自己声称

的梦中耶稣显灵，摇身一变成为耶稣的代言人（地上的基督），把一个衰退帝国的偏远行省的不起

眼部落的异端信仰转换成统治世界的宗教。短命的斯宾诺莎用拉丁文（新体）写成的对《旧约》的

研究《神学政治论》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1670)奠定了近代政教分离的基础，但我们

没有读到一部具有类似启迪价值的对《新约》的研究。难怪，不同意斯宾诺莎的人也不得不尊敬斯

宾诺莎，讨厌尼采的人不屑于理解尼采。 

不过，尼采毕竟幸运。各处、各时代都会有人找出他各为所用。而较早于尼采、影响过尼采的

斯蒂纳几乎无人知晓。虽然尼采没有在他的书中提及斯蒂纳，但可以很容易看出两人反基督教的雷

同立场。 例如，斯蒂纳宣称：“上帝、基督、三位一体、道德、善，等等，是这样的产物，我必须

不仅让我说它们是真理，也要说它们是欺骗。
10
”说起来，伟大的宗教改革和辉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造就、保护了他们，他们都是费尔巴哈的信徒，远离左翼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更远端，还有

与尼采同期的马克思，其《德意志意识形态》化了四百多页篇幅讨论斯蒂纳。比起单调粗糙的斯蒂

纳和建造起庞大思想体系取代基督教的马克思，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贡献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

值。因为即便只在欧洲，尼采在关于正在取代和远远超越教会功能的近代社会组织（国家）的问题

上完全无知。斯蒂纳指出：“听听基佐大臣的话吧：‘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对思想的指导和控制。过

去教会完成这一使命，现在教会不适应了。这个重大任务有待于大学来完成，而大学将会胜任。我

们政府有责任支持它。’…不管是教会、《圣经》还是理性（路德与胡斯早就诉诸理性了），作为

                                                                                                                                                                    
private affairs, their stupidities, sorrows, and petty worries, as if the Heart of Being were obligated to concern 
itself with them.”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p.144. 
9 “When I wage war against Christianity I am entitled to this because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misfortunes 
and frustrations from that quarter.” Ecce Homo, p.233. 
10 “God, Christ, trinity, morality, the good, etc., are such creatures, of which I must not merely allow myself to 
say that they are truths, but also that they are deceptions.”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Translated by Steven 
Bying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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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cn/%E4%BF%9D%E7%B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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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权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11
”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 1989 年日本的文部省及其属下的国立大

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都是旧帝国大学）等，配合日本政府的“国家利益”出卖我们中国

民主运动的悲惨教训。而我自身正是在现代中日关系最肮脏、黑暗的时刻，发现了基于个人精神自

由的再洗礼派基督教（门诺教派）。基督教可以、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已经改新（“新教”），

（被尼采宣判死刑了的）上帝为什么不可以复活呢？ 

虽然尼采在文学（散文）、艺术（音乐）、语义学、哲学评论等方面天才性的创见（如刚性、

太阳 Apollinian 与酒、狂欢 Dionysian 这一对概念的发挥）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莎特的存在主

义、福科的权力分析等产生过影响，但他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性由于没有涉及政治（国家）、经济制

度而没有超越出“传统欧洲”（主要是德法）的地域。尼采对基督教的唐吉珂德式的攻击，就基督

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彩展开也没有多少关联。例如，政教合一的俄罗斯沙皇专制下导致的俄罗斯革

命彻底废除了东正教却树立了政治的独裁，在南俄罗斯/乌克兰勃起的安那祺主义与门诺教派发生悲

剧性冲突（见笔者“门诺教派与马克诺运动的历史性遭遇”），在西班牙内战中天主教帮助弗朗哥

推翻共和并维护政权，在朝鲜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接受基督教作为国家意志形态，等等，都

与尼采的牧歌式“决斗”没有关系。尼采在政治思想上的席位，仅限于 19 世纪末期的欧洲中部；对

于现代社会在世界上的展开，不必打扰尼采，让他安息吧！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0 年 5 月 25-26 日] 

 
11 Hear Minister Guizot: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today is the guiding and dominating of the mind. Formerly the 
church fulfilled this mission; now it is not adequate to it. It is from the university that this great service must be 
expected, and the university will not fail to perform it. We, the government, have the duty of supporting it 
therein.’…Whether the church, the Bible, or reason (to which, moreover, Luther and Hus already appealed) is 
the sacred authority makes no difference in essentials.” Stirner p.304.（随便插入一句：这个基佐也是令马克

思等人羡慕的历史学家。） 


